
■王坚忍 文

清末民初的上海年俗到现今，很多
流传了下来，也有些消失了。流传下来
的，形式有所变异，但内含的核心稳固。

对于年俗，清末民初的上海竹枝
词均有记载。其中道光年间张春华
和光绪年间秦荣光的描绘最为翔实。

春节年夜饭，吃占的比重大。上
海开埠前几年，节俭，只有八个菜。
张春华：“春盘八簋启家厨”。好客，
凡“戚里及所亲来，必饭”，叫“吃年
酒”。开埠后，风气转为奢靡，但只限
于一小部分人。我们小时候年夜饭
的菜，基本凭票供应，有鱼肉鸡鸭等，
比平时好。现在市场物资富饶，想吃
什么都能买到，年夜饭丰盛多了。这
几年，我家在饭店吃年夜饭，拣一家
干净实惠的店，所费不多，全家人聚
在一起其乐融融。

岁末做年糕。张春华：“家家抟粉
制年糕”，寓意“年年高”。即揉弄米粉
做年糕，再把八月盛开时采集的桂花珍
藏，岁末缀于做好的年糕上，色泽鲜艳，
芳香四溢染冬装之袖：“桂花细香染寒
袍”。我们少年时初一早上吃糖年糕，
上面嵌着金黄色的桂花，香气馥郁。
现在好像春节吃年糕的人不多了。

水磨糯米粉。“岁除磨粉，比户皆
然”。 张春华：“隐隐轻雷度短栏，磨
匀香稻雪同看。却教纤手争奇巧，果
馅翻新斗粉团。”磨盘声声，如轻雷隐
隐。第二天，等到水磨粉沥干了，搓
成雪白的粉团，压扁，放入果馅，捏成
汤团。此俗流传到上世纪末。春节
前，我家都要问邻居借石磨，方法和
晚清一摸一样，不过馅子不同，猪油
黑芝麻（黑洋沙）、肉馅和赤豆沙。现
在吃自己包的汤团极少见，大都去超
市买袋装汤团了。

水笋烧肉。同治年间竹枝词云：

“年年吃惯合家欢，鲜肉红烧水笋
干。”这道菜前些年上海春节还有，将
笋干浸泡在水里发开来，再切成片与
肉一起红烧。此菜为沪滨独有，味清
而腴。

贺岁名刺。秦荣光：“帖飞贺岁
满城红”。当年送红色的用毛笔写上
自己姓名的名刺（名片），亲朋间互相
贺岁。往往朝门缝塞进去一张而去，
表示“我来过了”。故送完回到自己
家中，发现台阶上一片红彤彤的名
刺，都是别人送来的。那时尚没有邮
递员，现在贺年卡与当年贺岁名刺的
作用相仿，也是恭贺新禧，互通款
曲。不过请邮局代劳罢了。

写春联。张春华：“艰难最是杖
头钱，灯下风翻五色笺。有客可怜寒
彻骨，冻毫冰砚写春联。”当年寒士于
稠密处,顶着凛冽北风，在一张破桌
上抖索索地写春联卖钱过年。到民
国时犹有穷读书人卖春联。近年来，
每逢春节前，上海一些书法家会在街
头挥毫写春联赠送市民。

压岁钱。秦荣光：“红线串分压
岁钱”，挑选“轮廓肉好者”铜板，用
红头绳贯穿一百枚，称“百岁钱”。至
民国改用纸币，外包红纸：“至少一
元，多则五元、十元、几十元，都无一
定的。”现在改用红包，里面塞百元大
钞，数目也无一定的，且也像选铜板
一样，最好崭新的。

帮困。张春华：“如何冷灶尘生
釜，好向何人诉恻凄？”当年上海老城
厢贫困者。“每艰于举火”，有慈善者登
上城墙，见哪家烟囱不冒烟，“挈钱米
盐叩扉，不告所自”，做好事不留名。
于是，“黄昏初见万家烟”，贫困者的烟
囱也与城中万家烟火一起冉冉升起，
过春节啦。此仁厚之风延续至今，每
年春节前，单位领导或志愿者个人，也
会向贫病者送钱米油，“送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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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乃福 文

东方诗学受西方诗学的影响是
明显的。他们的多种现论，诸如结构
主义诗学理论、意象派理论、新批评
派理论、新写实主义理论、超现实主
义理论等，以及由这些理论为指导的
众多诗学流派，诸如新浪漫主义、意
象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
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具体主义等，均
对东方诗学有一定的影响。这些理
论内容繁多，但归纳起来不外是内容
与形式两方面。

就内容而言，是注重隐喻、暗示，
表现曲折、隐晦。德国存在主义哲学
家海德格尔与新批评派理论家艾略
特均为以上理论提供根据。海德格
尔说：“作者的思想越伟大——这与
他著作的内涵和数量无关——他的
学识成果中的非思想就越丰富，即那
种最先萌生、只能通过他的思想去体
现的、尚未形成的思想”（转引自《结
构主义诗学》页19）。艾略特说：“我
们的文化十分多样而复杂，而这样的
多样性和复杂的效果，于是诗人就不
得不越来越包罗万象，越来越用典繁
多，越来越曲折隐晦以强求使用语
言，必要时甚至打乱语言来表达他的
思想”（《玄学派诗人》）。

诗人徐志摩、郭沬若、艾青、辛笛
等，他们的诗歌分别受到哈代、惠特
曼、维尔哈伦与奥登的影响。台湾诗
人痖弦、周梦蝶、罗门、侯吉谅等，他
们的诗歌分别受到里尔克、帕斯、戴
维斯与桑德堡的影响，尽管诗人罗门
与侯吉谅未谈及他们的都市诗曾受
到过何人的影响。美国诗人维切尔·
林赛将爵士乐的节奏运用到诗歌创
作中去，创作了著名的《刚果河》；台
湾诗人罗门将敲打乐运用到诗歌创
作中去，创作了著名的《都市的旋
律》，这或许是不谋而合吧。就具体
的技巧而言，东方诗学吸收了西方诗
学的如下技巧：跨行（待续句）、象征、
隐喻、通感、暗示、跳跃、无标点、意象

叠加、戏剧张力、独创字汇、非节奏的
文字以及超现实主义的诸如“类似联
想法”、“直觉暗示法”、“时空观念的
泯灭”等技巧，对有些技巧虽褒贬不
一，但均在运用之中。

西方诗学受东方诗学的影响也
是明显的。上世纪初至二十年代，美
国诗人庞德、艾米·洛厄尔等将中国
古典主义诗歌，诸如李白、王维、王昌
龄等诗人的作品介绍给美国与西欧
的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
是“来自中国的精神入侵”，艾略特则
称庞德为“我们时代的中国诗的发明
者”。他们从中国古典主义诗歌中
学到的技巧之一是含蓄，用艾米·洛
厄尔的话来说就是“含蓄是我们从东
方学来的重要东西之一”（《意象派诗
选》页76）。正因如此，所以庞德帮艾
略特修改《荒原》时大删特删：“那是
1922年，我在巴黎把书写潦草、杂乱
无章名为《荒原》的原稿呈到他（庞
德）的面前，……（它离开庞德的）双
手时，约摸缩短了一半，就是发表付
梓时的那副样子……”（《美国文学掠
影》页108）。庞德将自己的诗作《地
铁车站》由三十二行删削成两行。这
些都说明他对中国诗话与画论中的

“意在言外”、“计白当黑”学得颇为到
家。《地铁车站》只有短短的两行：“人
群中幽然浮现的张张面孔，/湿漉漉
黑黝黝树枝上的片片花瓣。”这首名
诗则是他借鉴日本俳句家荒木田守
武的名句“落花飞返枝头/一只蝴
蝶”，这已为大家所熟知。

如果说，以上是中国诗歌对美国
诗歌产生影响的第一次浪潮的话，那
么，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
初，中国古典主义——主要是唐代隐
士寒山（又称寒山子）的诗歌——再
度在美国诗坛及西欧诗坛掀起浪潮，
引起了轰动效应。对寒山诗见仁见
智，评价并不相同。有人认为他的诗

“从来不登大雅之堂”，也有人认为他
是“中国隐士诗人的代表”，他的诗水
准在李杜之上：“杜诗虽好，但停留在

人文主义阶段，无法与寒山子、吕洞
宾、陈搏的境界相比，连李白洒脱自
如也比不上。”（墨人：《两岸诗人与
诗》，《葡萄园诗刊》第121期，页8）那
么，寒山的诗是否有可取之处呢？持

“从来不登大雅之堂”的看法固然不
对，将他置李杜之上也不一定贴切。
这里不妨录他的一首诗：“杳杳寒山
道，/落落冷涧滨。/啾啾常有鸟，/寂
寂更无人。/淅淅风吹面，/纷纷雪积
身。/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
（《杳杳寒山道》），从中不难看出他的
实际水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
六十年代初，经美国诗人加里·斯奈
德译介了 24 首寒山诗后，寒山诗随
即受到美国青年一代，尤其是“垮掉
的一代”与披头士、嬉皮士们青睐，成
了“抚慰他们动荡而空虚的精神的源
泉”，主要在于寒山诗隐逸超脱的内
涵：“寒山的‘天然无价’的原始主义
精神和独居荒林寒岩的生活方式，恰
好与现代高科技、商业化文明压抑下
的美国青年一代对于自然和人性的
呼唤融为一体”（周裕锴：《中国禅宗
与诗》，页203）。

加里·斯奈德堪称美国的“寒山
子”，他住在加州山间自己建造的房
子里，沉浸于自然，将历史与荒野萦
系心中，并曾在日本寺庙习禅九年。
他的诗深受寒山诗的影响，在题材、
意境、语言和诗风等方面，他的诗和
寒山的诗有颇为相近之处，例如加
里·斯奈德的如下诗作：“大地一朵
花/草夹竹桃在陡绝的/山坡地光里/
垂挂在亘广/结实的空间”（《不为什
么》）；“幼兽们/在潮湿的树叶中翻
滚/鹿、熊、松鼠。/新鲜的风擦亮/春
天的星星”（《科约特谷之春》）；“小木
屋和几棵树/在风儿刮动的大雾中飘
移 ……/菜 肴 在 火 上 炖 着/天 色 已
暗，/喝酒”（《收工之后》）。

“生活是一步步的/永不回首的
攀登”，写诗亦然。东西方诗学加强
交流，互动互补，相互借鉴，诗坛之花
会开得更绚烂！

咬文嚼字

让诗坛鲜花开得更绚烂

红染秋霞圃 ■王照辉

——谈东西方诗学的互动互补

时令小语

■赵韩德 文

围棋初级班的隔壁，还有两个兴趣
班。一是读书沙龙，一是书法。有时棋
班散课时间还早，咱就溜到隔壁蹭课。
几次下来，发现世上事物，有点相通。

围棋开班时，李老师并未叫大家
买棋书，多是在大盘上一点一点的讲
解。棋友们却想当然，认为上学读书
要买课本，学棋自然要买棋谱，积极
性高的还广收博采。最夸张的是老
魏。老魏的儿子不懂棋但特孝顺，见
父亲每周去上围棋课，便帮老魏买了
一大摞棋书，计有：《吴清源名局精
解》；过惕生《围棋战理》；陈祖德《超
越自我》；小林光一《围棋必胜讲
座》……我们于是叫老魏“博士”。
李老师见了老魏的宝贝，连连摇头。

李老师敲敲棋盘，大声提醒：一
口吃不成胖子，贪多嚼不烂。各位真
要买书，先买一本就够。咱们只能挖
一口井，但是要出水！不能东一锹，
西一锹。有本小册子，非常好，薄薄
的——邱百瑞《围棋入门一月通》。
邱先生是曹大元、常昊、钱宇平、芮乃
伟、王群、杨晖、华学明的老师，这书
是他带徒弟的经验之谈，实用！

老魏的儿子毕竟孝顺，且不负众
望，在网上给咱班每人买了一本。很
便宜，10来块钱。真是“一月通”啊！
从第1天安排到第30天，跟旅游合同
似的，天天有内容。从“围棋的基本知
识”、“劫、眼和吃子”，到“对杀的基本
技术”，直至“实战分析”。李老师讲究

“挖井”，而且只用一把锹，一把好锹。
某日散课后到两隔壁去蹭，先到

读书沙龙。
沙龙里讲读书之道的先生很有

名，鹤发童颜，姓黄，大家叫他黄老，咱

也跟着叫。据说黄老不写新诗，专写
格律诗、格律词，写的讽刺诗打油诗都
有格律。平平仄仄，仄仄平平，抑扬顿
挫，高山流水。这玩意儿咱一听头就
大，先生却乐在其中。老先生说大家
可以用上海方言念古诗，凡短促、声
大、音往下的就是“仄声”，很容易分。
如此云云之后，老先生满面笑容的回
答听众的提问——“选什么书读？”

“读啥书好？您只需记住两条：一
是书要薄；二是这本薄书要经过反复
再版，这书就是好书，是时间和历史打
造过的精华。选好一本书，读透。譬
如《唐诗三百首》，收77家，311首。您
能熟到脱口而出，您的古文水平，就是
研究生。——附带讲一下，最古老的

《诗》三百，实际为305。在古代，您不
熟《诗》，就会被批评语言无味；您不熟

《诗》，甚至不能当外交官。……又譬
如宋朝有个宰相，半部论语……”

原来老先生是一本书主义，也是
小册子、薄书。

再蹭书法班。想不到书法班康
老师也在讲“挖井”。康老师以其狂
草在上海市民文化节书法大赛中获
得第 N 名，作品上了集子，颇自负。
他正在评说某位学员的毛笔字：

“你又是隶书，又是楷书，又是草书
——朋友，你是一下子在挖三口井！东
挖挖，西挖挖，弄到最后，花了力气，花了
时间，一口井都挖不成！知道吴昌硕
吗？写了一辈子石鼓文……老师我，咬
定怀素自叙帖。”学员脸红红的辩解说：

“……我喜欢……”“你喜欢，天下可喜欢
的东西多呢！学得过来？康老师劝你先
把一口井挖好！”“我看，你先练楷书吧，
也不要王羲之钟繇智永苏东坡赵孟頫
欧虞褚薛的什么都学，就学颜体；颜体
也只学一本，《告身》。写三年再说。”

学员颧骨红红的诺诺而退。咱
在一旁听得五体投地。心想围棋班
毕业后，一定来康老师班报个名。

棋有邻

上海年俗话今昔


